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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问他媳妇，同意他回上海不？

同意的话，就去办手续。媳妇低下头，

一声不吭。父亲心里有数，转头对他

说，就你这号人，跑回来天晓得，这事

算了。

他本该是67届初中毕业生，因逃

学捣蛋留掉一级，变成 68届。67届

“四个面向”，有留在上海的可能；68届

“一片红”，初高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

乡，奔赴广阔天地。许多年后，他听到

一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

眼前三种选择：插队，兵团，国营

农场。他仔细比较过。首先排除插队。

插队计工分，农场和兵团拿工资；插队得

自己做饭，农场兵团有食堂。兵团每两年

一次探亲假，农场年年有；兵团实行军事

化管理，作息以军号为令，农场相对宽

松。去农场，要么云南，要么黑龙江。云

南更远一点，工资比黑龙江低。听人讲，

东北的农民冬天不干活，窝在屋子里喝

酒、打牌、嗑瓜子，叫猫冬。

到了北大荒才晓得，原来天算不如

人算。零下三十多度天气，下地是不可

能了，农场有生产作坊。轧面，酿酒，

做豆腐……哪一个不是出大力的活。他

被分配去油坊。油坊温度高，温度不高

不出油。外边滴水成冰，屋里炉火熊

熊。一帮男人，穿个大裤衩，打赤膊，

嗨呦嗨呦，用撬棒把豆油榨出来。

第二年春节，他回家探亲。慢车到

哈尔滨，换58次特快到上海，全程三

天三夜，票价41.3元，有效期十一天。

他想出方案，一张火车票两个人用。一

人先上车，抵达上海站后，车票装进信

封，投入随车邮政。三天后，车票回到

哈尔滨。后一人收到票，还能再坐一

次。知青们纷纷效仿。数年后，火车票

有效期减少到七天，才遏制了这股“挖

社会主义墙角”的风气。

一来二去都知道了，这人会算，上

海话叫门槛精。碰到事，脑袋里算盘噼

里啪啦一打，总能理出个最佳方案来。

加上他的口头禅，整天格算不格算的，

大家叫他，小格算。

他找木匠打一口箱子，用厚实的板

材，塞满大豆和黄花菜，慢件寄回上

海。老乡看不懂，麻袋装不行吗，省多

少份量。他笑笑。木料在上海是紧俏物

资，回头箱子一拆，够打半扇衣柜。多

寄个几回，阿哥结婚的家具就齐了。

有个牡丹江的姑娘，在酒坊当化验

员，眉眼挺秀气。秋收时，酒坊职工也

下地割麦子。姑娘割得慢，他就帮着

割。渐渐地，两人有了感情。到78年

年底，他带姑娘回上海，弄堂里摆酒

席。囍字一贴，鞭炮一放，毛主席语录

一念，街坊一起哄，几杯白酒落肚，稀

里糊涂的，他成家了。

过完年，他带着新媳妇回到北大

荒，看见知青们都兴高采烈地收拾行

李。最新政策下来，知青允许返城，结

了婚的除外。他傻了眼。当年口号喊得

震天响，“扎根一辈子”，谁他妈想到还

有回去这一天啊。

他跟媳妇商量，要不把婚离了？媳

妇就哭。他赶紧安慰，不真离，就……

走个形式，等我户口调回上海，咱俩立

马复婚。媳妇捶他，哪个要跟你复婚。

这年回家探亲，他把想法跟父亲说了。

老头子让他死了这条心。老头子说，你

好好的，跟媳妇待在那边。要什么东

西，我给你。

父亲喜欢这个媳妇，讲话细声细

气，像个知书达理的人。结婚后，家里

省下工业券，先紧着他两口子用。蝴蝶

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红梅牌电视

机……一件件寄到黑龙江。要什么东西

呢，他想，还有啥可要的呢？

他想起来了。上回探亲，邻居家有

一台卡西欧牌计算器，香港亲戚寄来

的。再复杂的加减乘除，按几个键就

行，比算盘好使多了。他告诉父亲，他

就要这个，计算器。

有了计算器，他顺理成章承包了农

场的小卖部。小卖部卖酒，卖肥皂，卖

卫生纸，卖油盐酱醋。忙起来也辛苦，

好处是没人管。他挺高兴。这期间，女

儿呱呱坠地了。

几年后，农场顺应时势，成立外贸

科，他便干起外贸。在当地收购党参、

山参、木耳、猴头菇、南瓜子，各种叫

得上叫不上名字的草药，去哈尔滨、大

连找渠道，出口苏联和南朝鲜。南朝鲜

人顶喜欢蛤蟆油，也叫雪蛤膏，大兴安

岭特产，收购价六十块一斤，能卖两

百。鹿茸分花鹿和马鹿，花鹿茸贵一

点，收来三十块一两；野生猴头菇，二

十来块一斤，都是抢手货。那几年，他

过得挺滋润。出差卧铺宾馆，一天三顿

报销，顿顿有肉有酒。农场分了房子，

带一个大院，养三头猪、十几只鸡。油

坊有熟人，隔几天送来榨油剩下的豆

饼，是上好的饲料。平时喝的酒，炒菜

用的油，吃的豆腐和粉条，都不用花一

分钱。他终于过上了猫冬的日子。铁锅

里咕嘟着酸菜和血肠，媳妇端出醋和饺

子，屋外大雪纷飞，他盘腿坐在炕上，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回上海的插兄写信来，谁进了工

厂，谁考上大学，谁读了夜校，谁打算

出国。折腾啥呢，他想。邮递员说，一

看到邮编20开头，就知道是他的。他

想起来，他是这农场唯一的上海人了。

那天他喝多了，回来拉着媳妇念

叨。你说咱俩，他攥着媳妇的手，一辈

子在这农场呆着，不愁吃也不愁穿，挺

舒坦。闺女在这，念几年书，找个男

的，后半辈子围着锅台转，就废了。他

眼圈红了，我废了没啥，闺女不能废。

媳妇问他，那你说咋办。他说，回上

海，把闺女带回去。这个地方不要了。

啥都不要了。

回到上海，首先面对的是住房难。

父母已经去世，留下一间二十几平米的

房间，外加阁楼，三兄弟分，住九口

人。他发挥精打细算的本事：楼梯拆

掉，改搭在外墙，省下的面积放进一只

五斗橱；阁楼抬高，斜顶改成平顶；打

一排顶柜，桌椅全换成折叠式。早上起

来，地铺一卷，收进顶柜，拾掇得清清

爽爽。夜里，帘子一拉，就是三家人。

他没上海户口，找不到像样的工

作，就在弄堂里卖大米。附近退休工人

多，他提供送货上门，价钿比国营粮油

店贵一点。一百斤大米，一口气扛上六

楼，赚十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跑

四五回，累得直不起腰。每年秋木耳上

市，他让老乡寄一些过来，加几块卖，

也能赚一点钱。

插兄来看他。家里没地方坐，几个

男人站在楼下吃香烟。插兄拍他肩膀，

小格算，你说，这回格算不格算？他

笑，账不是这么算的。

女儿考上高中，大学毕业后进入一

家外贸公司，也算继承父业。他对女儿

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成天忙工作，满

世界跑。难得休一天假，不好好在家呆

着，不是逛展，就是看啥话剧。三十大

几的人，不恋爱，也不肯相亲。没法

劝，他苦着脸，随她去吧，她自己开心

就好。

六十岁那年，他和媳妇回了趟农

场，办退休。这里是松嫩平原的尽头，

麦浪金黄，涌向远方。他告诉媳妇，四

十三年前，他们这群知青刚下火车，便

遭遇了一场九月飞雪。他肩头落满雪

花，望着这白茫茫的天地，有点想哭，

想想还是算了。

东坡一生，故事太多。我最喜欢

的一则出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陆游听吕商隐说，东坡兄弟分别

被贬南迁，一个谪居海南岛，一个谪

居雷州半岛，相遇于梧州、藤州之

间，“道旁有鬻汤饼者”，路边有卖面

条的，“共买食之”，结果面条“粗恶

不可食”，在这种情形下，苏辙就先不

干了，“置箸而叹”。在弟弟叹气的时

候，“东坡已尽之矣”，慢悠悠地说：

“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

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小的事情

确实容易成为导火索，影响心情。东

坡“不欲咀嚼”，呈现出昂扬的斗志和

生命智慧。这则故事打破了东坡是美

食家这样的刻板印象，或者也不妨

说，丰富了美食家这一印象。

陆游最后记道：“秦少游闻之，

曰 ：‘ 此 先 生 “ 饮 酒 但 饮 湿 ” 而

已。’”谓东坡不解酒味（也许还有别

的意思，但基础意思是这个），也是来

补充“美食家”形象的。

东坡“美食家”之意，该是吃啥

都觉得美。《双红饭》 记黄州时事：

“今年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

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

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

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

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

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

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其所咀

嚼的，大在食物之外。

但他好吃，是无可否认的；贪

游，也是无可否认的。喜欢四处游

荡名山大川，并喜欢与人结交、相互

攀谈，实在没的说，就讲鬼故事。

但 我 发 现 他 比 较 轻 视 睡 觉 ， 是 个

“轻睡派”。

文人雅士给人的刻板印象是放

纵、闲适，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夏

夜憩于石板，冬夜赖在被窝，拥炉对

火，出半臂执杯，放荡醒梦间。近见

时人记述，袁克文就是白天不起床，

有人求书，他就仰面躺在被窝里，旁

边两位侍女把纸拉直再垫个板儿，他

就这样仰面写，也写得很好。据说睡

中自有仙境，冬之冷、夏之热、春之

风沙、秋之凄清，皆可避开，呈现出

一种近似于诗意的栖居。

但我们好吃、贪游的东坡居士显

然不这样认为，他对把时间用来睡觉

持批判态度。《东坡志林》 里有名篇

《儋耳夜书》，又名《书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书生数
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
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
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
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
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
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
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己 卯 是 北 宋 哲 宗 元 符 二 年

（1099），东坡贬在海南岛。这一年的

正月十五，有几个老书生来看他，说

“良月嘉夜”，你能出来玩吗？那东坡

哪儿扛得住这诱惑啊！于是数人步城

西、入僧舍、历小巷，看到汉族和少

数民族杂处，卖酒卖肉的到处都是，

东坡最喜欢这种氛围。顺便说一句，

东坡没有写曼衍鱼龙的景象，他不作

工笔，只是白描，但那种气息，那种

热闹，那种无拘束的适意，都写出来

了。三更已过，兴尽而归，此时家中

人已闭关鼾睡者再。一般情况下，就

赶紧洗洗睡了，或干脆不洗也睡了，

东坡不然，他放杖而笑，下面一问更

令人惊讶：这样的夜晚，是出去玩

好，还是在家睡觉好？这可怎么回

答！他肯定认为痴睡是将时光浪抛。

另外一篇说得更明白。有两个穷

措大相互言志，一个说我平生就欠

睡、欠吃，他日假如得志，当吃了

睡，睡了吃。另一个说：“我则异于

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东

坡特别赞成第二个措大的理想，说：

“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

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

饭三昧也。”（《措大吃饭》） 东坡不

以“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为

然，旗帜鲜明地认为睡觉无哲理可

言，大肆宣扬“吃”里面才蕴含了生

命的哲学。

还有一篇同样有名，从侧面轻视

睡觉，就是那篇选进初中课本的 《记

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
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
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
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
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
两人者耳。

普天下的爸爸都对儿女说：“赶紧

睡吧，明天还要上学！”（按，六点四

十出门） 普天下的老婆都对丈夫说：

“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班！”所以搞

得我们连“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

荇交横”的美景都没见过，即便夜夜

有月，处处有松柏！东坡就说：你们

这些人拥被而卧，是得闲吗？不是

的！你们芸芸众生，忙这忙那，连睡

觉也忙，何处得闲！这空旷的宇宙

中，这积水空明中，只有我和张怀民

两人，呆瓜笨蛋都忙着睡觉呢！

吕叔湘先生的名作 《笔记文选

读》 里收了 《儋耳夜书》 那一篇，并

作解题：“东坡居惠州三载，已买地筑

室。绍圣四年，又责授琼州别驾，昌

化军安置。遂寄家惠州，独与幼子过

渡海。居儋州三年。元符三年始赦

归，次年遂卒。”就是说，东坡在惠州

已经安家，买了地，筑了屋，结果又

被贬至儋州。只好把家安置在惠州，

自己带小儿子苏过赴新贬之地。在儋

耳居三年，“儋耳夜书”是第二年正月

十五上元节的事儿。再过一年赦归，

再过一年卒。可见这篇讨论夜游与早

睡孰得孰失之作，作于晚年。

吕叔湘先生 《笔记文选读》 所录

是根据 《志林》 学津讨原本，上文所

引同。最近注意到现在通行的版本，

有几处异文，最主要的，在“问先生

何笑”前多一“过”字；“钓者”作

“走海者”。则东坡放杖而笑后，问

“先生何笑”的，是苏过。那么全家安

置在惠州，就苏过跟着，几个老书生来

约游，这么好的夜晚，苏过却没跟着，

则“闭关鼾睡者再”的是谁，已经呼

之欲出了。

《东坡志林》 第一篇为 《记过合

浦》，记从海康（即雷州）至合浦（在

广西）：“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

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

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

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

呼不应。”可见苏过之善睡，是记录在

案，有据可查的。

那么“钓者”与“走海者”这处

异文，哪一个更好些呢？此处用韩愈

《赠侯喜》诗为典：韩愈的朋友侯喜约

他去钓鱼，他们到叫温水的一条河去

钓，结果这河“深如车辙阔如辀”，根

本钓不上啥鱼，从晡时坐到黄昏，腰

酸背痛，徒劳无功。韩愈开始发感

叹，“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

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

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

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

时”——我这一辈子所做，就像在这

鬼地方钓鱼，辛辛苦苦进行科举考

试，所得不多，年华流走，容颜老

去，还不如早早地隐居，去追求人生

真谛；然后告诫侯喜，你还年轻，很

有锐气，“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

居沮洳”，别在小河沟里浪费时间，看

得高走得远才有所得。

东坡半夜不睡，对韩愈的议论横

刀插入，说不见得，有的人跑到海

边，也钓不到大鱼。不要指责现状、

咀嚼苦痛，应该随遇而安，你看我远

贬至此，和老书生数人消磨一夜，还

不是十分快活！韩愈诗强调不满现状

要登高望远远走高飞，苏轼飞不动

了，强调随遇而安与之消磨。

冷静看，“轻睡”“重睡”，看似主

观选择，其实不然，是由各人的体

质、基因等因素冥冥中所决定。大抵

轻睡者精力充沛，斗志昂扬，认为人

生不满百，何不秉烛游，正如东坡。

既能指出向上一路，又能随遇而安、

心平气和、寻找欢乐，要是换了今天

的医疗状况，不爱睡觉的东坡，估计

准能活到九十几。

我老家在安徽省固镇县垓下村，

是“霸王别姬”的地方，过去我们村

子传统的姓只有毕、姜、赵几家，我

们丁姓明朝时从山西大槐树迁来。这

几姓已经成了小户人家了，姓毕的更

仅剩下一家。

我想说的是毕姓人家的一些陈

事。我读小学时，每天吃完早饭背着

书包上学，总能遇到一位胡子拉碴的

大爷，穿了双劳保鞋，健步如飞，走

着走着，突然猛一转身、停住，嘴里

胡乱地骂着什么，双手卡腰站了一会

儿，又继续往前疾走，再一个猛转

身，嘟嘟囔囔的听不清他叨咕啥。觉

得这个人行为蹊跷，怕是疯子，让我

从内心里有点怵他。后来问阿爷 （父

亲），阿爷告诉我他叫毕阳光，是个有

本事的人，说他领悟能力强，有无师

自通的能力。有次，我去小伙伴张富

贵家玩，毕阳光也在，中午富贵爸爸

侯计友招待阳光，我清晰记得有一盘

菜是豆干炒猪耳朵，特别香，搁了不

少花椒，一中午他们一家觥筹交错，

十分热闹，我和富贵吃了点耳朵，吃

完了还想吃，锅里没了——觉得这一

生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那次豆干炒猪

耳朵。毕阳光喝完酒，哼着小曲走

了，富贵爸爸送了好远，两人有点情

投意合的意思，嗯，聊得来，开心。

毕阳光哼的是《知音》的旋律，快步

如飞，旋即消失。富贵妈妈说：“盛了

一碗米饭，一口没尅，唉，这怎么管

呢。”毕阳光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

喝酒的人还要吃饭？

阿爷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

十多岁的毕阳光退伍回乡，轰动了我

们整个小山村。我们村在“泗五灵

固”四个县交界处，有“鸡鸣四县

闻”之说，退伍军人亦属响当当的人

才。他从部队里带回一台矿石收音

机，引来了很多村民围观。阿爷讲阳

光退伍的事时，还能清晰记得当年的

情景。“毕老模的儿子阳光当兵退伍

了，真牢害（厉害），几根铁条缠的东

西会唱戏。”毕阳光因为那台矿石收音

机，在那个年代没少惹麻烦，被某些

人扣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的帽

子，受尽折磨，精神错乱，留下了后

遗症。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每天

早上他起得很早，天刚擦亮，他在村

子里已踅了好几圈，一年又一年，坚

持不断。

一天早星子，他拿着口琴，吹着

流行歌曲《雨中即景》，吹完了《雨中

即景》又来了首张行的《迟到》，您甭

说，阳光还挺赶时髦的，“与时俱进”

这个词那时还没出现，就是时髦。仔

细一瞅，他和别人吹口琴也大不相

同，他把口琴的高音放在左边，低音

放在右边，吹奏时，是从右向左吹

的，边吹边用舌头吐气打着节奏。这

点我根本做不到。我打心眼里认为他

身怀绝技。

还有一次，村里办白事，嘈嘈闹闹

的，我居然瞧见毕阳光在唢呐班子里

吹笙，那时刚刚学了成语“滥竽充数”，

以为他在践行这一成语。过了会儿，他

拿起海笛吹起了童叟皆知的“唢呐凡

字调”，吹出的曲调像烫熟的山芋，很

浓郁的乡土味在空中飘荡……旁边有

人议论：阳光真能，啥都会，怪来

劲。毕阳光也会吹《百鸟朝凤》《怀乡

曲》《小桃红》 等，估摸都是他自学

的，要知道吹唢呐是俺村郑良艮家的

独门秘籍，概不外传。阳光领悟能力

那么好，让我颇感意外。

我和毕阳光仅有一次的交道，那

时我刚入读固镇师范，周末回家，在

路上碰到毕阳光。他拦住我掏出个虎

皮信封，指着寄信地址“江西铅山”，

问那“铅”字怎么读。我不假思索读

“迁”。我瞥见毕阳光嘴角露出笑意，

他转身飞快地走了，大步流星，丢下

了一句：“你以后参加工作了，桌子放

本 《新华字典》，对你孬好有帮助。”

多年之后，我才知晓“铅山”不读

“铅”，而读“盐”，让我觉得很难为

情。我可是初中应届考上的中师啊，

愧疚呢。这些年，我换了几个单位，

办公桌总少不了一本字典，没事就翻

翻，受益匪浅，认识了不少冷僻字。

这真得感谢毕阳光的提醒。

毕阳光当的是工程兵，会修理汽

车、拖拉机。生产队的柴油机遇到了

故障，他一出手三下五除二，OK了。

包产到户后，毕阳光在街上租了一间

门面，做起了维修汽车的生意，乡亲

们去修补轮胎，焊个锹锨，车胎打

气，或找个螺丝什么的，分文不要，

所以毕家的汽车修理店赚的钱并不

多，加之，一家老小，人情来往、油

盐火耗，阳光爱吃猪头肉、喝啤酒，

挣的那点钱又送给卤菜摊子了，紧赚

不够慢花的。很多年过去了，村民家

家户户都盖了瓦房，毕阳光一家还猫

在黑乎乎的茅草屋里。有次，我骑自

行车，轮胎瘪了，去阳光店里补胎充

气，阳光认出了我，说:“你爷，我认

识，免费，走吧。”就这样忙活了半

天，一个毛儿未拿，我表现出很不好

意思，阳光说：“人情比钱重要，别在

意这些。”不过下次车子遇到故障，就

不去阳光的店铺了，不收钱，吃不住

脚啊。

毕阳光的老婆身体孱弱，病怏怏

的，生了四个儿子却生龙活虎。阳光

没犯病时，对孩子也是谆谆教诲。阿

爷说，毕阳光常挂在嘴边教育他儿子

的话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效果不佳。

他大儿子毕电台初中毕业学了武

术，电视里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已

醒”的好时代，他常常在西边的场地

甩九节鞭，还教我练过八卦掌，而立

之年去了五河县夏集乡李家做了上门

女婿，妻子桂红端庄贤惠，小日子够

过的。电台爱交朋友，为人讲义气，

几个人一时脑热偷了台“小四轮”埋

在别人家的地窖里。案子结了，罪都

算到他的身上，蹲牢，生病，死在监

狱，让阳光甚是痛心。

二儿子毕电视到三十好几岁没有

说到人，后来也匆匆地倒插门了，在

濠城街摆摊卖卤菜，日子过得安泰，

无忧无虑，固镇话叫“真得劲”，偶尔

有人提起他是阳光的二儿子，说他

精，有商业头脑，在县城买了好几套

房子。

三儿子毕电影也是误入歧途偷

人被判了十几年，都严打了，还敢做

这些，荒唐！出狱后，开了家弹棉

花店，像弹吉他似的，登登咩噶，很

悦耳。

四儿子毕电话，在做电焊、补胎

的生意，日子过得踏实，业余写点

“豆腐块”投往市报的“淮花”副刊，

我读过他的处女作《玉米》，写得有才

情，遗憾的是俺村只种玉米不种高

粱，他缺少生活素材，错过了“红高

粱”。他的一篇《农民的手》还得过一

个什么征文的奖。全村人都夸电话有

“两把刷子”。我每天路过电话的店

铺，他都冲我笑笑。

毕电话老实、低调，默默无闻地

过活，有次他说不是家里出了那么多

事情，自己至少考个中师，现在也在

中心学校教书了，可是人无法选择自

己的道路，只能如此了。人的一生会

错过很多的美好，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村子里的人“走”了那么多，却

也不见少，人来人往，生生死死，世

事无常，世事如常。想见到的人，却

永远见不到了。毕阳光，和我们没有

一点儿亲缘关系，不是我想见到的

人，他却是我童年最熟悉的人，每天

疾步如飞，走着走着，猛回头，絮叨

说了几句，又继续往前走——大概，

他还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眼前的村子里再也见不到

如此聪明，又有个性的人了，路上也

碰不到闲人了，大家都在忙生活，很

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压根儿见不到人

影儿。做个假设，毕阳光如果晚出生

二十年，考个本科没问题的，也许能

在某方面作出杰出的成绩，只是这假

设，毫无意义了。

格
算
师

东坡是个“轻睡派”

垓下村，毕家人


